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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亦称蒙馆、塾馆，是旧时民
间流行的一种私有教育形式。新中
国成立前，镇江的国立小学数量少，
大部分城乡学龄儿童就读于私塾，富
有之家则请塾师在家设馆授徒，称之
为“请塾”。 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刚5
岁，曾在离家不远的一家私塾就读了
一年时间，对童年时私塾启蒙生涯的
那段记忆，仍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般。

塾馆位于正东路东头紧靠城墙，
坐北朝南。塾馆西侧是一家杂货铺
和几户住家，往右拐便是丁家巷（现
划归中营街），再往北走一段就是中
营（现改为中营街），当时我家老宅就
在这里，离私塾不足一里路。塾馆东
侧是一片农田，距老东门土城墙仅四
五十米远。

那时，称私塾教书的叫“先生”或
“塾师”，不叫“老师”。我就读的私
塾先生姓罗，因此塾馆便以先生的姓
命名，叫“罗氏塾馆”。 听附近老人
说，塾馆原先是一大族的祠堂，废弃
了许久，被罗先生租用改作塾馆。塾
馆前后共两进，仅用前进房屋教书，
后进房屋闲着。

进入大门，两侧是厢房，为先生
会客及书房用。正厅为大七架梁房，
高檐口，三开间厅堂，十分明亮宽
敞。厅堂窗子上有窗格屏档，下面雕
有葡萄、莲子等图案。厅堂前有一方
天井，天井西侧植有一株槐树，这里
便是我们童年读书上学的场所。

大厅正中迎面墙上悬有一幅《至
圣先师》孔夫子圣像，下方设有一张
长方形条几，中间供奉着一块牌位，
上书“天、地、君、亲、师”五字，并设
置香炉烛台。条几前便是一张大方
教桌和一把太师椅，教桌上摆放着先
生教书用的一摞摞线装书籍、纸张、
毛笔、笔架、砚台、紫砂茶壶和“戒
尺”。迎着大方桌有秩序地摆放着三
排十多张小方桌和各式各样的凳子，
小方桌供学童读书、写字用，每人一
张，坐的凳子须自带，因此有长条凳、
方凳、圆凳，形式不一。

塾馆教书的罗先生，
五十多岁年纪，中等

个子，额头宽阔，
戴个眼镜，左腿

有点跛，所以
有个诨名“罗
瘸 子 ”。 听
长辈讲，罗先
生 家 住 在 南
门大街附近，
学识渊博，写

得一手漂亮的颜
体毛笔字。平时，

罗先生总身着一件灰
色长衫，端坐桌前太师椅

上，紫砂茶壶不离手，严肃冷漠的面
部表情让人望而生畏。学童们进塾
馆时，先得向他鞠躬道好；新进来的
学童第一次见面时，必须跪下给先生
磕头，还要奉上红包。

记得1949年中秋节过后，二姐手
提一张圆高脚长凳，领着我去“罗氏
塾馆”就读。见了罗先生，我磕了个
头，二姐奉上红包。红包实际上就是
塾金，按学季交纳，半年交纳两次。
当时先生收塾金是以粮食计算的，每

学季每个学童约交一斗麦子或稻谷，
也可交现金。如若中途退学，塾金通
常不退。同去塾馆上学的还有童年
的玩伴王传俊，他的课桌紧挨着我。
塾馆内共有十一二个学童，都是男
生，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八九岁，我
年龄最小。

私塾教学没有专门教材，设置的
课程主要是认字、读书和写字。年龄
不同，学习的内容也不一样。

学童刚进塾馆头两年都是念“字
块”，所谓“字块”，即学童父母买来
红纸，裁成2寸见方的方纸块，先生用
毛笔在上面写上字，由学童学认。先
从最简单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和一些常用的东南西北等字念起，每
天教 4个生字，第二天在先生面前熟
练地读出来，然后再教4个生字，如此
反复逐渐增多。

在私塾就读的头两年，一般能认
一千多个字，之后便开始读传统书
籍。在私塾读书，《百家姓》是“开蒙”
读物，接着读《三字经》《千字文》《弟
子规》等。先生念一句，学童跟着念
一句。然后先生解释词句、文章内
容。最后，先生摇头晃脑地把全文通
读一遍，再逐个让学童朗读。

写字是私塾中一门重要课程。
写字分大楷和小楷，先从大楷学起，
当时叫“写仿”，或叫“仿牌”。即旧
时油漆店里卖的白漆底子红漆字的
牌子，由学童用毛笔蘸上墨汁照红字
描写。仿牌有八寸长四寸宽，上面写
的总是这么几句：“上大人，孔乙己，
化三千，七十二”“ 一去二三里，沿城
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支花”等
笔画简单的字，用水一冲还能再写，
所以又称“水仿牌”“描红牌”，目的
是为以后写仿纸打基础。练习小楷
是先生用红小楷笔写在纸上，学生按
红字描写，基本上每天写大小楷各一
张，直到独立写大小楷并坚持练习。
学童写得好的字，先生就在字上“圈
红”，写得不好的字，先生便用红笔在
笔画上更正。

旧时私塾没有星期天，也不放寒
暑假，只有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
秋节、大冬才放假，“罗氏塾馆”也是
如此。因此调皮的学童们编了个顺
口溜：“大冬大似年，家家吃汤圆。先
生不放学，学生不把钱。先生放三
天，学生把三千。”

过去，私塾上学上午和下午均不
设课间休息。先生每次教课后，学生
就读书或“写仿”。中间上厕所，先生
教桌上有块“出入牌”，一面写的

“入”，一面写的“出”。上厕所学生将
牌子翻为“出”，回来时翻成“入”，如
再有学生上厕所，必须等先上厕所的
回来翻好牌子后，才能上厕所。记忆
中，私塾的厕所设在马路对面农田
内，地面上挖五、六个坑洞，用芦席一
围便成简易厕所，实际上是一座露天
粪坑，粪便每天由拾粪的掏走。

1949 年 4 月 23 日，镇江宣告解
放，人民政府开始逐步改造私塾，
不断补充扩大国立初等教育。随
后，私塾在镇江城乡逐渐消失，我
也于 1951 年进入了镇江师范附
属小学学习，接受了 6年国家正
规初等教育。

那天，由玉翠园进南山绿道，在九华山路口看
到一个很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仿佛听到五十
年后的掌声。”

虽是偶尔地抬头，却是“惊鸿一瞥”，心中涟漪
阵阵。

做人做事，要对历史负责，经得住历史的检
验。

否则，如何能听到五十年后的掌声？
“掌声”的对面是一片丛林。林子里的荠菜已

经开花，由于错过了采摘的黄金期，只能寂寞地开
着。有一男子站在高岗上拉手风琴，岗上都是树，
他在树与树之间，也成了一棵树。

踩着林中的小路，我们步入了南山绿道，扑面
而来的是樱花林。粉红的花，成片地开着，似片片
云霞在空中飘着。百花丛中人爱笑。一拨又一拨
游人，竞相在樱花丛中拍照。瞧，那几位女子，刚
才还是便装，此刻已换上旗袍，挨着樱花，冲着摄
影师的镜头笑。

闲敲棋子静观花。生活有时需要踩着这样的
节奏，完成一次放松的旅行。

穿着背心短裤的肌肉男，迎着晨光，跑在绿荫
泻地的绿道上。打着团队旗帜的志愿红，迈着整齐
的步伐向前走，脸上充满阳光。那个位居“太守”的
健身者，一改平时“治国理政”的严谨和持重，穿着
休闲运动装，夫妻二人，大步流星，边走边拍，手机
相册里留下了许多心仪的风景。噢，一位小朋友欢
快地跑来了，她把绿道当成幼儿园的塑胶跑道了，
跟在后面的爷爷奶奶只是开心地笑……

每年春节过后，绿道上都会迎来一次迎春长
跑，参赛者是全市餐饮企业的掌门。曾经问过组
织者、市餐饮协会会长吴荣生：何以乐此不疲？他
说，初衷很简单，就是大家见见面，见证彼此安好，
祝贺各自又向百年老店迈进了一步！

绿道。春天。餐饮人的愿望在这里得到尽情
的演绎——拥抱自然、拥抱春天，朝着希望奔跑。

这就是南山绿道。漫步其上，乐山者可以乐
山，乐水者可以乐水，心愿各有不同，但都愿能有
所偿，各有归依。

我要把掌声送给绿道。我相信，这样的掌声，
五十年后仍然可以听到。

南山是我们的骄傲。这种感觉要追溯到我的
童年。镇江山多，但南山是令我向往的一座。每
到春天，我们的春游多半选择南山，来一次仪式感
满满的远足。彼时，南山是属于年轻人的。如今，
绿道修到马路边，南山走进了城市，和南山来一次
亲密接触，已成为生活的日常，再也不受年龄和时
节的左右。

记忆的枝头，开着这样一朵花。作为早期的
工业文明，南山曾经有许多采石场。随着社会的
进步，它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初，政协委员发出倡议：停止南山开山采石。
倡议书刊登在镇江市报上，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响
应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如今，南山深处，那
些裸露的采石宕口依稀可见。所幸的是，这些宕
口已掩映在苍松翠竹之间。我要为这数十年前的
决策鼓掌。因为这决策，南山苍翠依旧，不仅是我
个人的骄傲，更是城市的品牌。要长寿到镇江，镇
江有南山，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宣传语。

仔细想想，身边能听到五十年后掌声的事不
在少数。大市口建广场，拿出黄金地段，修建城市
绿地，闹中取静，市民休闲多了一个好去处。市政
府旧址建成袖珍园林，冠名“东大院”，每到清晨，
打拳的、跳舞的，活跃在院内空地上。迈步中国式
现代化镇江实践的新赛道上，市慈善总会全面提
升“慈善助医”和“慈善助学”两个项目。助医方
面，救助病种扩大，救助对象增加，单笔救助金额
达 30万元；助学方面，由原来入学一次性救助改
为在校全学年救助，为困难家庭改变现状提供了
有力支撑。去年，一位受助学子考取清华大学，生
活从此有了新的希望。

这样想着，我已经来到绿道的一个僻静之
处。眼前，是一片农田，一个老者正打理着农事，
身后是参天的大树，悦耳的鸟鸣不时从枝叶间传
来，真是天籁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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